第一課  富人不為錢工作
    怎樣才能變得富有？
    “爸，你能告訴我怎樣才能變得富有嗎？”爸爸放下手中的晚報，問：“你為
什么想變得富有呢，儿子？”“因為這個周末基米的媽媽會開一輛新的卡迪拉克帶
基米去海濱別墅度周末。基米還說要帶三個朋友去，但我和邁克沒有被邀請，他們
說我們不被邀請是因為我們是窮孩子。”
    “他們真這么說了嗎？”爸爸不相信地問。
    “是啊，他們說了！”我帶著一种受到傷害的聲調答道。
    爸爸沉默地搖了搖頭，把他的眼鏡往鼻梁上推了推，然后又去讀報紙了。我站
在那儿期待著答案……
    那年是1956年， 我9歲。由于命運的安排，我進了一所公立學校，許多富人把
他們的孩子也送到那所學校。我們鎮基本上是個糖料种植場，种植場的經理和其他
富裕的人，比如醫生、商人、銀行家都把孩子送進了這所學校，一到六年級都有。
六年級之后他們的孩子通常會被送進私立學校。因為我家就在這個街區，所以我也
進了這所學校。如果我家住在街的另一邊，或許我會去另外一所學校，和那些家庭
背景与我差不多的孩子們在一起了。
    并且六年級之后，我會和那些孩子一道去上公立的中學和高中，因為沒有為我
們這類孩子設立的私立中學。
    爸爸終于放下了報紙，我敢說他剛才一定是在思考我的話。
    “哦，儿子，”他慢慢地開口了，“如果你想變得富有，你就必須學會掙錢。”
    “那么怎么掙錢呢？”我問“用你的頭腦，儿子。”他說著，并微笑了一下，
這种微笑意味著“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全部”，或者“我不知道答案，別為難我了”。
    建立合伙關系
    第二天一早，我就把爸爸的話告訴了我最好的朋友邁克。邁克和我可以說是學
校里僅有的兩個窮孩子。他和我一樣由于命運的捉弄而進了這所學校。其實我們倆
的家里并不是真的很窮，但我們感覺我們很窮，因為其他的男孩都有新棒球手套、
新自行車，他們的東西都是新的。
    媽媽和爸爸也為我們提供了基本生活品，像吃的、戴的、穿的，什么都不缺，
但也僅此而已。我爸爸常說：“想要什么東西，自己掙錢買。”我們想要東西，但
的确沒有什么工作可以提供給像我們這樣大的9歲男孩。
    “我們該怎么掙錢呢？”邁克問。“我不知道，”我說，“你想做我的合伙人
嗎？”
    于是，就在那個星期六的早晨，邁克成了我的第一個業務伙伴。我們花了整整
一個上午去想掙錢的法子，其間常常不由自主地談起那些“冷酷的家伙”正在基米
家的海濱別墅里玩樂。這實在有些傷人，但卻是好事，它刺激我們繼續努力去想掙
錢的法子。最后，到了下午，一個念頭在我們的頭腦中閃過，這是邁克從以前讀過
的一本科普書里得到的主意。
    我們興奮地握手，現在我們的合伙關系終于有了實質的業務內容。
    在接下來的几星期里，邁克和我跑遍了鄰近各家，敲開他們的門問他們是否愿
意把用過的牙膏皮攢下來給我們。迷惑不解的大人們微笑著答應了，有的問我們要
它做什么，對此我們回答道：“這是商業秘密”。
    几星期過去了，我媽變得心煩起來，因為我們選了一個靠近她洗衣机的地方放
置我們的原料。在一個曾用來盛番茄醬的大罐子里，積攢在那儿的用過的牙膏皮正
在慢慢變多。
    看到鄰居們臟亂、卷曲的廢牙膏皮都到了她這儿，媽媽最后采取了行動。“你
們兩個到底想要干什么？”她問，“我不想再听到‘商業秘密’之類的話，赶快處
理掉這些股東西，否則我就會把它們全扔出去！”
    邁克和我苦苦哀求，說我們已經快攢夠了，只等一對鄰居夫婦用完他們的牙膏
后，我們就可以馬上開始生產了。經過一番口舌，最后媽媽給了我們一周的延期。
    來自媽媽的壓力使我們的生產日期提前了。我的第一樁生意，由于貨倉收到了
媽媽的逐客令而出現危机，邁克的任務變成了告訴鄰居們快些用完他們的牙膏，告
訴他們牙醫希望他們比平常更多地刷牙，我則開始組裝生產線。按照時間表，生產
將于一星期后正式開始。開始生產的日子終于到了。爸爸帶著一個朋友驅車而至，
來看兩個9歲男孩在公路邊合力操弄一條生產線。 空气中飛揚著的是細細的白色粉
末，在一個長桌上是一些從學校拿來的廢牛奶紙盒以及家里的燒烤架，燒烤架已經
被發紅的炭烤到了極熱，發著白光。
    爸爸小心地走過來，由于生產線擋住了車位他不得不把車停在路邊。當他和他
朋友走近時，他們看見一個鋼壺架在炭上，里面的廢牙膏皮正在熔化。在那個時候，
牙膏皮還不是塑料做的，而是鉛制的。所以一旦牙膏皮上的涂料被燒掉后，被放在
鋼壺中的鉛皮就會燒熔，直到變成液體。當鉛皮到達熔點時，我們就用媽媽的抓鍋
布墊著，將溶液從牛奶盒頂的小孔中小心地注入到牛奶盒中。
    牛奶盒里裝滿了熟石膏，滿地的白色粉末是我們將灰和水混和時弄的，由于我
一時匆忙，打翻了小包，所以弄得到處是白灰，好似下了場雪。牛奶盒就是石灰模
的外部容器。
    爸爸和他的朋友注視著我們小心翼翼地把熔鉛注入到灰管頂部的小孔中。
    “小心！”老爸說。
    我也顧不上抬頭了，只是點點頭。
    最后，當溶液全部倒入石灰模后，我放下鋼壺；向老爸綻開了笑臉。
    “你們在干什么？”他帶著謹慎的微笑問道。
    “我們正在按你告訴我的話做，我們就要變成富人了！”我說。
    “是的，”邁克咧嘴笑著點頭說道：“我們是合伙人。”
    “這些灰模子里面是什么東西？”老爸有些好奇地問。
    “看，”我說，“這是已經鑄好的一爐”。我用一個小錘子敲開了密封物并把
管子分成兩半，我小心地抽掉灰模的上半部，一個鉛制的五分硬幣便掉了下來。
    “噢，天啊，”老爸叫了起來，用手摸著額頭：“你們在用鉛造硬幣！”
    “對啊，”邁克說，“我們按你說的，在自己掙錢吶。”
    爸爸的朋友轉過身去爆發出一陣大笑，爸爸則微笑著搖著頭。在一堆火和一堆
廢牙膏皮旁，他面前的兩個白灰滿面的小男孩正在開心地笑著。
    爸爸要我們放下手里的東西和他坐到屋外的台階上，然后他微笑著和藹地向我
們解釋了“偽造”一詞的含義。
    我們的夢想破滅了！“你的意思是說這么做是違法的？”邁克用顫抖的聲音問。
    “別怪他們，”我爸爸的朋友說，“他們也許會成為天才呢。”
    我爸爸瞪了他一眼。
    “對，這是違法的。”爸爸溫和地說，“但是，孩子們，別灰心，我為你們剛
才表現出來的巨大的創造性和獨立思考精神而感到驕傲。”
    失望之中，邁克和我在沉默中坐了20分鐘才開始收拾殘局。
    我們的生意在剛開始的第一天就結束了。把粉掃攏時，我望著邁克沮喪地說：
“我想基米和他的朋友們是對的，我們只能當窮人了。”
    爸爸正要离開時听到了這話，“孩子，”他轉過身來說，“如果你們放棄了你
們才真的只能當窮人了。一件事情的成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們曾經嘗試過。要
知道大多數人只是談論和夢想發財，而你們已經付出了行動。我再說一遍，我為你
們驕傲，孩子們，別灰心，別放棄。”
    邁克和我沉默地站在那儿，話挺對，但我們仍不知應該干些什么。
    “那你為什么不富有呢，爸爸？”我問。
    “因為我選擇了當中學老師。中學老師要專心教書，不該去想怎么發財。我希
望我能幫你們，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才能賺大錢。”
    邁克和我又回去繼續清理現場。
    爸接著說：“如果你們希望了解如何致富，不要問我，去和你爸談談，邁克。”
    “我爸？”邁克皺著眉頭。
    “對，你爸爸。”爸爸微笑著說，“你爸爸和我都認識的一個銀行經理，他對
你爸爸非常崇拜。他有好几次對我提過說你爸爸在賺錢方面是個天才。”
    “我爸？”邁克難以置信地問，“那我家為什么沒有好車和好房子，就像學校
里的那些有錢的孩子一樣呢？”
    “高級車和高檔房子并不必然意味著你很富有或你懂得如何賺錢，”爸爸答道，
“基米的爸爸為糖料种植園工作，他和我并沒有多大差別，他為公司工作而我為政
府工作，是公司為他買了那輛車。但据說种植園正處于財務困境之中，基米的爸爸
可能過不了多久就什么都沒有了。而你爸爸則不同，邁克，他似乎正在建立一個屬
于自己的帝國。我相信几年之內他就會成為一個非常富有的人。”
    听到這番話，我和邁克又興奮起來了。帶著新的希望，我們迅速清理了首次失
敗的生意所造成的混亂。我們還一邊清理一邊制定了一個与邁克爸爸談話的計划，
例如該怎樣談，何時談。問題在于邁克的爸爸工作時間很長，并且經常很晚才回家。
他爸爸有一個貨倉，一個建筑公司，一些店鋪和三個餐館。正是這些餐館使他在外
面要果到很晚。
    清理完畢后邁克塔上了回家的公共汽車，他會在他爸爸晚上回家后和他談談，
并問他是否愿意教我們如何賺錢。邁克答應和他爸爸談完后無論多晚都給我回電話。
    晚上8：30電話響了。
    “下周六，太好了！”邁克的爸爸同意与我們會面。
    課程開始了
    “我每小時付給你10美分”。
    即使以1956年的報酬標准看，10美分一小時也是極低的。
    邁克和我在那天上午8點和他爸爸會面了。他仍然很忙而且會面前已經工作了1

個多小時了。他的建筑監理人剛坐著他的卡車离開，我就進了他那窄小而簡朴整洁
的家，邁克站在門口迎接我。
    “我爸正在打電話，他讓我們在走廊后面等著。”邁克邊說邊開門。
    當我舉步跨過這座老房子的門檻時，舊木地板發出“嘎嘎”
    的響聲。門內地板上有個廉价的墊子，這個墊子的磨損程度記錄了經年累月無
數次踏上這個地板的腳步，雖然很干淨，但還是該換了。
    當我進入到狹小的臥室時感到有些害怕，這間臥室里塞滿了陳舊發霉而厚重的
家具，它們早該成為收藏者的藏品了。在沙發上坐著兩個女人，她們的歲數比我媽
大一些，她們的后面還坐著一個穿工作服的男人。他穿著卡其布的襯衫和外套，衣
服燙得很平整，但沒有漿過，他手上拿著磨得發光的工作簿。他大概比我爸爸大10

歲的樣子，我想大概45歲吧。
    當我和邁克走過他們身邊時他們沖我們微笑著，我們朝廚房走去，穿過櫥房可
以到后院。
    我也有點腆地沖他們笑笑。
    “他們是什么人？”我問邁克。
    “噢，他們是給我爸干活的。那個老點的男人負責管理貨倉，那兩個女人是餐
館經理。
    剛才在門口你也看到建筑監理人了；他在离這儿50英里遠的一個公路項目中工
作。還有一些監理正在負責房屋建設的項目，不過他們在你到這里之前就已經走了。
“
    “每天都是這樣的嗎？”我問。
    “并不總是，但經常是這樣的。”邁克說著拉了一張椅子坐在我身邊。
    “我問過他愿不愿意教我們掙錢。”邁克說。
    “哦，那他怎么說？”我急切地問。
    “嗯，開始時他臉上有一种取笑的表情，然后他說會給我們一個建議。”
    “噢！”我說著，用兩個椅子后腿撐著，把椅子靠著牆翹起來。
    邁克也學著我這么做。
    “會是什么建議呢？”我又問。
    “不知道，但很快就會清楚了。”邁克說。
    突然，邁克的爸爸推開那扇搖搖晃晃的門走進了門廊，邁克和我跳了起來，不
是出于尊敬而是因為嚇了一跳。
    “准備好了嗎，孩子們？”邁克的爸爸問道，隨手拖了把椅子坐到我們旁邊。
    我們點著頭，把椅子移到他面前坐下。
    他也是個大塊頭的男人，大約有6英尺高，200磅重。我爸的個子要更高些，但
和他差不多重。 我爸比邁克的爸爸大5歲，他們看上去很像同一類人，但气質有些
不同，也許他們的力气都那么大，我在想。
    “邁克說你們想學賺錢，對嗎，羅伯特？”
    我快速地點點頭，心里有點儿忐忑，在他的微笑和話語后面似乎隱藏著一股很
強的力量。
    “好，這就是我的建議：由我來教你們賺錢，但我不會像在教室里教學生那樣
教你們，你們得為我工作，否則我就不教。因為通過工作我可以更快地教會你們，
如果你們只想坐著听講，就像在學校里那樣的話，那我就是在浪費時間了。怎么樣？
小伙子們，這就是我的建議，你們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
    “嗯……我可以先問個問題嗎？”我問。
    “不能，你只能告訴我是接受還是拒絕。因為我有太多的事要做，不能浪費時
間。如果你不能下定決心，就永遠也學不會如何賺錢。要知道，机會總是轉瞬即逝，
要想成功必須迅速作出決定。你看，現在你有一個你想要的机會，但這個賺錢學校
可以在10秒鐘內開學或者關門，那么你……。”邁克的爸爸微笑著看著我們，卻并
沒有說下去。
    “接受。”我說。
    “接受。”邁克也說。
    “好！”邁克的爸爸說道，“馬丁夫人會在几分鐘內到達。等我和她辦完事后，
你們跟她去我的雜貨店，你們可以在那儿開始工作了。我每小時付給你們10美分，
你們每周六來工作3個小時。”
    “但我今天有一場棒球比賽！”我說。
    邁克的爸爸降低聲調嚴厲地說：“接受或者拒絕。”
    “我接受。”我赶忙回答，我決定去工作和學習而不去打棒球了。
    30美分
    以后從一個美好的星期六早上9點起， 邁克和我正式開始給馬丁夫人干活了。
馬丁夫人是一個慈祥而有耐心的女人，她總是說邁克和我使她想起她的兩個儿子，
她的兩個儿子長大后就离開了她。馬丁夫人雖然很慈祥，卻強調應該努力工作，她
讓我們不停地干活。 她是一個很好的監工，3個小時里，我們不停地把罐裝食品從
架子上拿下來，用羽毛撣彈去每個罐頭上的灰塵，然后重新把它們碼放好。這工作
真的很乏味。
    邁克的爸爸， 就是我稱為“富爸爸”的那一位，擁有9個這樣的小型超市，它
們是“7～11” 便利店的早期版本，當時除了這些小型超市以外附近几乎沒有可以
買到牛奶、面包、黃油和香煙的雜貨店，所以生意還不錯。問題是，這是在空調出
現之前的夏威夷，由于炎熱，商店不可能關上門。而店的兩邊有許多停車位，每當
一輛車開過或駛進車位，灰塵就漫天揚起飄人店內。
    于是，在還沒有空調的時代，我們就有事可干了。
    此后的三個星期中，每周六邁克和我向馬丁夫人報到并在她那儿工作3個小時。
中午以前，我們的工作就結束了，她就在我們每人的手中放下三個小鋼蹦儿。即使
是在50年代中期， 對于9歲的男孩來說，30美分也并不十分令人激動，因為就算買
一本小人書也得花上10美分呢。
    第四個星期的星期三，我准備退出了。我答應工作是因為我想從邁克爸爸那里
學會賺錢，而現在我卻成了每小時10美分的奴隸。更糟糕的是，自從第一個星期六
后我就一直沒見到過我們的賺錢老師——邁克的爸爸。
    “我要退出。”吃午飯的時候我對邁克說。學校的午飯糟透了，上課也沒勁，
而且我現在几乎一點也不盼著過星期六了。因為對我而言，現在的星期六換來的僅
僅是每周的30美分。
    邁克得意地笑了。
    “你笑什么？”我沮喪而气惱地問。
    “我爸說早料到了，他說如果你不想干了就讓我帶你去見他。”
    “什么？”我感到受了愚弄，气憤地問，“他早就在等我去找他？”
    “是的，我爸是個不一般的人，他跟你爸的教育方法不一樣。
    你爸你媽說得多，我爸說得少，不過他早就猜到了你會這么說的。你要等到這
個周六，我會告訴他你已經准備好了。“”你是說我被設計了？“
    “還不肯定，但有可能。我爸會在周六說明的。”
    星期六的排隊等候
    我已經准備好要面對邁克的爸爸說個明白，連我的親爸爸也生气了。我的親爸
爸，就是我前面說的較窮的那個，認為我的富爸爸違反了童工法應該受到調查。
    我那受過高等教育的爸爸要我去爭取應有的待遇，每小時至少25美分。爸爸說
如果我得不到加薪，就應該立即退出。
    爸爸气憤地說：“你根本不需要那份該死的工作。”
    星期六早上8點，我又穿過了邁克家那扇搖晃著的大門。
    “坐下等著。”邁克的爸爸在我進門時對我說，說完便轉身消失在他那臥室邊
的小辦公室里。
    我四下看看，沒發現邁克，我感到有些局促，小心地坐到了沙發上，四個星期
前見過的那兩個女人笑著給我挪出了點地方。
    45分鐘過去了，我開始冒火，那兩個女人已經在30分鐘前會見完畢离開了。那
個老紳士在呆了20分鐘后，也辦完事走了。
    一個小時過去了，那天夏威夷陽光燦爛，外邊時不時地傳來大人、孩子嬉戲的
笑聲，而我卻仍在那幢陳舊黑暗的屋子里坐著，等候一個剝削童工的小商人的召見。
我能听見他在辦公室里沙沙地走動、打電話，但就是不理我。我真的想出去了，但
不知為什么我沒有走。
    又過了15分鐘，正好9點，富爸爸終于走出了他的辦公室。
    他什么也沒說，用手示意要我跟著他去那間小辦公室。
    “你要求加薪，否則你就不干了，是嗎？”他邊說邊在椅子里搖來搖去。
    “你不講信用！ ”我脫口而出，眼淚差點掉下來。這樣的事對一個9歲的小男
孩來說是覺得挺委屈的。
    “你說過如果我為你工作，你就會教我。好，我給你干活，我工作努力，我甚
至放棄了棒球比賽來為你工作，而你卻說話不算數，你什么也沒教我！就像鎮上每
個人說的那樣，你言而無信，還貪心。你想要所有的錢而毫不關心你的雇員。此外，
你一點儿也不尊重我，讓我等了這么久。我只是個小孩，我應該得到优待！”。
    富爸爸在搖椅里向后一靠，手摸著下巴盯著我，好像在研究我。
    “不錯，”他說，“還不到1個月，你已經有點像我的其他雇員了。”
    “什么？”我問。我并未听明白他的話，心里更加气憤不已。
    “我想你會如約教我，然而你卻想折磨我？這太殘忍了，真的太殘忍了！”
    “我正在教你。”富爸爸平靜地說。
    “你教我什么了？什么也沒有！”我生气極了，“自從我為那几個小錢干活以
來， 你甚至沒和我說過話！10美分1小時！哈，我應該到政府那儿告你！你知道，
我們有《童工法》，我爸可是為政府工作的。”
    “哇！”富爸爸叫道：“現在你看上去就像大多數給我干過活的人了，他們要
么被解雇要么辭職不干了。‘”
    “這正是我想要做的！”我說道。作為一個小孩，我覺得自己很有勇气。“你
騙了我，我為你工作，而你卻不守信用，你什么也沒教我”。
    “你怎么知道我什么都沒教你？”富爸爸仍然平靜地問我。
    “你從不和我說話，我給你干了三個星期，而你什么也沒教給我。”我撅著嘴
說。
    “教東西一定要說或講嗎？”富爸爸問。
    “是呀。”我回答道。
    “那是學校教你們的法子，”他笑著說，“但生活可不是這樣的教法。你知道
嗎，生活才是最好的老師，大多數時候，生活并不對你說些什么，它只是推著你轉，
每一次推，它都像是在說‘喂，醒一醒，有些東西我想讓你學學”’。
    “這家伙在說些什么？”我暗自問自己。“生活推著我轉就是生活在對我說話？”
現在我知道我必須辭職了，我正在和一個應該被關進精神病院的家伙說話。
    但富爸爸仍在說：“假如你弄懂了生活這門大課，做任何事情你都會游刃有余。
但就算你學不會，生活照樣會推著你轉。所以生活中，人們通常會做兩件事。一些
人在生活推著他轉的同時，抓住生活賜予的每個机會；而另一些人則听任生活的擺
布，不去与生活抗爭。他們埋怨生活的不公平，因此就去討厭老板，討厭工作，討
厭家人，他們不知道生活也賜予了他們机會。”
    當時我還是不太明白富爸爸的話。
    “生活推著我們所有的人，有些人放棄了，有些人在抗爭。
    學會了這一課的少數人會進步，他們歡迎生活來積極地推動他們，對他們來說，
這种推動意味著他們又可以去學習一些新的東西，然后再進步。當然，大多數人還
是放棄了，一部分人像你一樣還在抗爭。“富爸爸站起來，推開那扇破舊失修的窗
子，”如果你學會了這一課，你就會成為一個智慧、快樂而富有的人。如果你沒有
學會，你就只會終生抱怨工作、報怨低報酬和難以相處的老板，你會生活在一勞永
逸地把你所有的錢的問題都解決的幻想中。“
    富爸爸抬眼看我是否在听。他的眼光与我相遇，我們互相對視著，通過眼睛互
相交流著，最后，當我接收了他全部的信息后，我將眼睛轉開了。我知道他是對的，
我需要向他學習。
    富爸爸繼續說：“如果你是那种沒有毅力的人，你將放棄生活對你的每一次推
動。這樣的話，你的一生會過得穩穩當當，不做錯事、隨時准備著當永遠不會發生
的事情發生時解救自己，然后，在無聊中老死。你會有許多像你一樣的朋友，希望
生活穩定、處世無誤。
    但事實是，你對生活屈服了，不敢承擔風險。你的确想贏，但失去的恐懼超過
了成功的興奮，事實是從內心深處，你就始終認為你不可能＊，所以你選擇了穩定。
“
    我們的眼光又相遇了。十秒鐘之久，我們互相注視著，直到相互明白了對方的
心意。
    “你一直想推動我嗎？”我問。
    “可以這樣說，但我宁愿說我是在讓你品嘗生活的滋味。”富爸爸笑道。
    “什么是生活的滋味？”我問，怒气未消，但充滿好奇，甚至准備聆听教誨了。
    “你們倆是第一個請求我教授如何賺錢的人，我有15O 多個雇員，但沒有一個
人請教過我這個問題。他們只是要求工作，并獲得報酬。他們把一生中最好的年華
用來為錢而工作，卻不愿去弄明白工作到底是為了什么。”
    我坐在那儿專心地听著。
    “所以當邁克告訴我你們想賺錢時，我決定設計一個和真實生活相近的課程。
雖然我也可以說得精疲力盡，但你們會左耳進，右耳出，所以我決定讓生活給你們
演示一下，這樣你們就會听懂我想說的話了，這也就是為什么我每小時只給你們10

美分的用意。”
    “那么10美分一小時的工作又有什么教益呢？”我問，“是說工人很便宜，可
以去剝削他們嗎？”
    富爸爸向后靠去并開心地笑了起來，隨后說：“你最好改變一下觀點，停止責
備我，你是不是以為我有毛病。如果你認為我有病，你得想法儿改變我；如果你認
為問題在你那儿，你就得去學習，然后改變自己，讓自己變得更聰明。大多數人認
為世界上除了自己外，其他人都應該改變。讓我告訴你吧，改變自己比改變他人更
容易。”
    “我不明白。”我說。
    “別拿你的毛病來責備我。”富爸爸說，他開始有些不耐煩了。
    “可你每小時只給我10美分哪！”
    “那么你學到了什么？”他笑著問。
    “我很便宜。”我不好意思地笑著說。
    “瞧，你還是覺得問題在我這儿呢。”富爸爸說。
    “可的确是這樣呀。”
    “好吧，如果你繼續保持這种態度，你就什么也學不到。反過來，如果問題的
确在我，你該怎么辦？”
    “嗯，請你提高我的工資，對我更尊重些并教我如何賺錢。”
    “噢，是嗎？”富爸爸說，“大部分人會這么干，他們辭職，然后去找另一份
工作，期望能得到更好的机會、更高的報酬，認為一份新的工作或更高的報酬會解
決所有問題。
    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是不可能的。“
    “那我該怎么辦呢？”我問，“接受這可怜兮兮的每小時10美分然后還要微笑
嗎？”
    富爸爸笑了。“有些人會這么做的，僅僅因為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需要錢而接受
這份工資，但他們所做的只是等待，等待著能有机會讓他們掙到更多的錢使問題解
決。于是大部分人接受了，有些人做兩份工并且非常努力地工作，但仍只能得到很
少的報酬。”
    我坐在那里，眼睛盯著地板，開始听懂富爸爸的這一課。我感到這的确是生活
的原味。
    最后，我抬起頭，又重复了前面的問題：“那么怎樣才能解決問題呢？”
    “用這個，”他說著輕輕地拍著我的腦袋，“你兩個耳朵之間的這個家伙。”
    直到那一刻富爸爸才顯示了他區別于他的職員和我窮爸爸的關鍵的東西——這
一點讓他最終成為了夏威夷最富的人之一。而我受過良好教育的爸爸則一生都在与
財務問題抗爭。
    富爸爸獨特的觀念使他的一生都与眾不同。
    富爸爸后來又一遍一遍不厭其煩地講到這個觀點，這就是我稱之為“第一課”
的內容。
    窮人和中產階級為錢而工作，富人讓錢為他們工作
    在那個明媚的星期六上午，我接受了一种与窮爸爸教我的方式完全不同的學習
方式。就在那一刻，我意識到兩位爸爸都希望我去學習，鼓勵我去研究，但研究的
內容不同。
    我那受過高等教育的爸爸建議我按他的模式去做。“儿子，我希望你努力學習，
得到好成績，這樣你就能在大公司里找一份穩定的工作，而且會收入不菲。”富爸
爸卻希望我去研究錢的運動規律，好讓錢為我所用。在他的指導下我會在生活中而
不是在教室里學習這些課程。
    富爸爸繼續著我的第一課：“我很高興你為每小時10美分而生气，如果你不生
气而是高興地接受了它，那我只能告訴你我沒法教你。真正的學習需要精力、激情
和熱切的愿望。
    憤怒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成分，因為激情正是憤怒和熱愛的結合物。說到錢，大
多數人希望穩穩妥妥地掙到，他們很少有掙錢的激情，于是，只好有沒錢的恐懼。
“
    “這就是他們接受低工資工作的原因嘍？”我問。
    “是呀，”富爸爸說，“因為我比种植園和政府付給員工的少，有人說我剝削
人，我說是他們自己剝削自己，而不是我。”
    “但你沒覺得你該多給點儿嗎？”我問。
    “沒這必要。而且，再多一點的錢也不會解決問題。比如你父親，掙錢也不少，
但仍會欠賬。對大多數人而言，給的錢越多，他欠的債也就越多。”
    “這就是1小時10美分的原因？”我笑了，“課程的第一部分。”
    “沒錯。”富爸爸也笑了，“你瞧，你爸進了大學而且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
他能得到一份高薪的工作。他的确也得到了，但他還是為錢所困，原因就是他在學
校里從來沒學過關于錢的知識。而且最大的問題是，他相信工作就是為了錢。”
    “你不這么認為嗎？”我問。
    “當然不是，”他說，“如果你想為錢而工作，那就呆在學校里學吧，那可是
一個學習這种事的好地方。但是如果你想學習怎樣使錢為你所用，那就讓我來教你。
不過首先你得想學。”
    “難道不是每個人都想學嗎？”我問。
    “不是，”他說，“因為學習為錢工作很容易，特別是當你談到錢時的第一感
覺是恐懼時，學習為錢工作就更容易了。可學習怎樣使錢為你工作卻要難得多。”
    “我不明白。”我皺著眉頭。
    “別擔心，你只須知道，正是出于恐懼心，人們大多害怕失去工作，害怕付不
起賬單，害怕遭到火災，害怕沒有足夠的錢，害怕挨餓，大多數人期望得到一份穩
定的工作。為了尋求穩定，他們會去學習某种專業，或做生意，拼命為錢而工作，
大多數人成了錢的奴隸，然后把怒气對准他們的老板。”
    “學習讓錢為我所用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課程嗎？”我問。
    “是的，”他重复道，“絕對不同。”
    在這個美麗的夏威夷的早晨，我們葡靜地坐著。我的朋友們應該已經開始他們
新一季的棒球聯賽了， 但不知為什么，我現在開始慶幸決定干這1小時10美分的工
作了，我感到我學到了我的朋友們在學校里所學不到的一些東西。
    “准備好了嗎？”富爸爸問。
    “是的。”我咧嘴笑了。
    “我可是遵守了諾言的， 我已經帶你去看到了你的未來。”富爸爸說。“9歲
時，你已經有了為錢而工作的體驗。只須把上個月重复50年，你就知道大多數人是
如何度過一生的了。”
    “我不明白。”我說。
    “你兩次等著見我時有何感覺？一次是被雇用，一次是要求加薪。”
    “真可怕。”我說。
    “如果選擇為錢而工作，這就是許多人所過的生活。”
    “那么每次三小時工作結束，馬丁太太給你三個硬幣時，你又有什么感覺？”
    “我覺得不夠。看上去就像什么也沒給似的，真讓人失望。”
    “這也正是大多數雇員拿到他們工資單時的感覺，此外還要扣除稅和其他一些
項目。
    至少，你拿到的還是100％的工資“。
    “你是說工人們拿到的不是全部工資？”我吃惊地問。
    “當然不是，政府要先拿走一份，這就是稅。”富爸爸說，“你有收入時得交
稅，當你消費時也得交稅。你存錢時得交稅，你死時還得交稅。”
    “政府怎么能這樣？”
    富爸爸坐在那儿沉默不語，我猜想他希望我認真地听而不是插嘴胡說。
    于是我安靜了下來。說真的，我不喜歡听到關于稅的事。我知道爸爸總是抱怨
稅收太高了，但也沒辦法。生活是否也推過他？
    富爸爸在椅子里緩緩搖著，眼睛看著我。
    “真的准備好跟我學習了嗎？”他問。
    我慢慢點點頭。
    “我得說，這里頭有不少東西要學。學習怎樣讓錢為你所用將是一個漫長的、
不斷學習的過程，或許會持續一生。大多數人上了四年大學后，教育也就到頭了，
可我知道我會一輩子去研究錢這東西，因為我研究得越深，知道的東西也就越多。
大多數人從不研究這個題目，他們去上班，掙工資，然后去開銷，總也不明白為何
老被錢所困擾，于是以為多點錢就能解決問題，卻几乎沒有人意識到缺乏財務知識
才是他們真正的問題所在。”
    “那我爸總頭疼稅的問題也是因為他沒有財務方面的知識嗎？”我疑惑地問。
    “稅只是如何讓錢為你所用的一個極小的部分。今天，我只是想弄清你是否有
熱情去了解錢這東西。大多數人都沒有這樣的愿望，他們只想進學校，學點專業技
能，輕松工作并且掙大錢。
    當他們某一天醒來面臨嚴重的財務問題時，他們已不能停止工作。這就是只知
道為錢工作而不知如何讓錢為你工作的代价。你有熱情學習嗎？“
    我點了點頭。
    “好，”他說，“現在回去干活，這次我什么報酬也不給。”
    “什么？”我大吃一惊。
    “听著。什么也不給。你每周六同樣干三個小時，但這次不會再有每小時的10

美分了。
    你不是說你想學不為錢而工作嗎？所以我什么也不給你。“
    我几乎不相信我的耳朵。
    “我已經和邁克談過了，他已經開始免費干活了，撣干淨罐頭上的塵土再把它
們重新碼好。你最好快點回去和他一塊儿干。”
    “這不公平，”我說，“你總得給點什么呀。”
    “你說過你想學習。如果你現在不學，將來長大了就會像坐在會客室里的那兩
個女人和老頭一樣，為錢而工作并且希望我別解雇他們。或是像你爸那樣，掙很多
錢卻眼看著債台高筑，希望靠更多的錢來解決問題。如果你想這樣，我可以每小時
付你10美分，你可以像其他大人那樣，抱怨這里工資太低，辭職另找工作。”
    “我還是不明白？”我問。
    富爸爸又拍了拍我的頭，“動動腦子，”他說，“如果你好好想一想，你會感
謝我給了你一個机會，讓你成為有錢人。”
    我站在那儿，依舊不相信我達成的新協議。我是來要求增加工資的，而現在卻
被告知以后得白干。
    富爸爸又一次拍著我的頭說：“慢慢想去吧，現在出去開始工作。”
    第一課：富人不為錢工作
    我沒對爸爸說我沒工錢了，他不會理解的，而且我也不想對他解釋我自己也還
弄不明白的事。
    接下來的三個星期里，我和邁克每周六白干三小時。這工作不再讓我心煩，過
程也容易些了。只是無法參加球賽以及不能再買小人書讓我耿耿于怀。
    富爸爸在第三周周末的中午來了。我們听見他的卡車泊進了車位，以及發動机
熄火的聲音。他走進小店并且与馬丁太太擁抱致意。在視察了店面的運營情況后，
他走向冰淇淋柜，取出兩個冰淇淋，付了錢，然后對我和邁克打了個手勢說：“孩
子們，我們出去走走。”
    閃開來往的汽車，我們穿過街道，又走過一大片草地，草地上許多大人正在打
壘球。
    最后我們坐到一張草地遠處的野餐桌前，富爸爸把冰淇淋遞給我和邁克。
    “還好嗎？”他問。
    “挺好。”邁克說。
    我也點頭同意。
    “那學到了什么沒有？”
    邁克和我面面相覷，一起聳聳肩搖了搖頭。
    避開人一生中最大的陷阱
    “你們正在學習一生中最重要的一課，你們應該學會思考。”
    富爸爸說道，“如果你學會了這一課，你將一生享受自由和安宁；如果沒有學
好這一課，你們就會像馬丁太太和其他在這空場里玩壘球的人一樣了此一生。他們
為一點點錢而勤奮工作，兼有一种有工作的虛幻安全感，盼著一年三周的假期和工
作45年后獲得的一小筆養老金。如果你喜歡這樣，我就把工資提到每小時25美分。”
    “但他們都是努力工作的好人啊，你在嘲笑他們嗎？”我問道。
    一絲笑容浮上了富爸爸的面龐。
    “馬丁太太對我就像媽媽一樣，我決不會那么殘忍地對她。
    我上面的話可能听起來很無情，可是我正盡力向你倆說明一些事情。我想拓寬
你們的視野以便讓你們看清一些東西。這些東西甚至大多數成年人也從未有看見過，
因為他們眼界狹窄，大多數人從未認識到他們身處困境。“。
    邁克和我還是不太明白他的話。他听起來很無情，然而我們能感到他确實急于
想讓我們明白一些事情。
    富爸爸笑著又說了：“25美分1小時怎么樣？這樣是否能讓你們心跳加速？”
    我搖搖頭說： “不會啊”，可事實上，25美分1小時對我而言可真是一大筆錢
啊！
    “好，我每小時給你1美元。”富爸爸帶著狡黠的笑容說。
    我的心開始狂跳，頭也開始發暈。“接受，快接受。”我的心里在喊，但我不
相信我所听到的，所以什么也沒說。
    “好吧，每小時2美元。”
    我那9歲的大腦和心臟几乎要爆炸了。畢竟這是1956年，每小時2美元將使我成
為世界上最有錢的孩子！我無法想像能掙到這么多錢。我想說“好的”，我真想達
成這筆交易。
    我似乎看見一輛新自行車，一副新棒球手套，以及當我拿出錢時同學們羡慕的
表情。最重要的是，基米和他的朋友再也不能叫我窮人了，但不知怎么我仍未開口。
    也許我的腦袋已經熱昏了，但內心深處，我極其想要那每小時的2美元。
    冰淇淋化了，流到了我手上。冰淇淋簡已經空了，螞蟻正在享受著一團香精和
巧克力。
    富爸爸看著兩個孩子盯著他，眼睛睜很大大的，腦子里卻空空如也。事實上，
他正在考驗我們，而且他也知道我們很想接受這筆交易。他知道每個人都有可以被
擊中的弱點，也知道每個人都有一种強大、堅定、無法用金錢收買的精神。問題在
于哪一部分更強大。他在一生中考驗了成百上千的人，每次的招工面試都是一番考
驗。
    “好，5美元1小時。”
    我的內心突然平靜下來了，內心發生了一些變化。這個出价太高了，顯得有些
荒謬。
    在1956年， 連成年人也沒有几個人可以每小時掙5美元的。誘惑消失了，平靜
回來了。我慢慢地轉過頭去看邁克，他也在看我。我靈魂中軟弱而貧乏的一面沉默
了，而無法用錢收買的一面占了上風。面對錢，我開始心安神定。我知道邁克也一
樣。
    “很好，”富爸爸輕輕地說，“大多數人都希望有一份工資收入，之所以會這
樣是因為他們有恐懼和貪婪之心。先說恐懼感，沒錢的恐懼會刺激我們努力工作，
當我們得到報酬時，貪婪或欲望又開始讓我們去想所有錢能買到的東西。于是就形
成了一种模式。”
    “什么模式？”我問。
    “起床，上班，付賬，再起床，再上班，再付賬……他們的生活就是在無窮盡
地為這兩种感覺而奔忙：恐懼和貪婪。給他們更多的錢，他們就會以更高的開支重
复這种循環。
    這就是我所說的‘老鼠賽跑“’。
    “有什么法子嗎？”邁克問。
    “有，但只有少數人知道。我希望你倆能在工作和跟我學習的過程中找到解決
的辦法。
    這就是我不給你們任何工資的原因。“
    “有什么提示嗎？”邁克問，“我們工作得很累，尤其是白干的時候。”
    “哦，第一步是講真話。”富爸爸說。
    “我們可沒撒謊。”我叫道。
    “我沒說你們撒謊，我是說要分清真相。”
    “那什么是真相？”
    “靠你感覺，除了你自己誰也不能真正明白你的感覺。”
    “你說這公園里的人，那些為你工作的人，還有馬丁夫人，他們都沒弄清楚這
些東西？”
    “我想是的。他們害怕沒有錢，不愿面對沒錢的恐懼，對此他們作出了反應但
不是用他們的頭腦。”富爸爸說著拍拍我們的頭。“他們會去掙了點小錢，可快樂、
欲望、貪婪會接著控制他們，他們會再作出反應，仍然是不加思考。”
    “他們的感情代替了他們的思想。”邁克說。
    “正是如此，他們不去分辨真相，不去思考，只是對感受作出反應。他們感到
恐懼，于是去工作，希望錢能消除恐懼，但錢不可能消除恐懼。于是，恐懼追逐著
他們，他們只好又去工作，希望錢能消除恐懼，但還是無法擺脫恐懼。恐懼使他們
落入工作的陷階，掙錢——工作——掙錢，希望有一天能消除恐懼。但每天他們起
床時，就會發現恐懼又同他們一起醒來了。恐懼使成千上万的人徹夜難眠，懮心忡
忡。所以他們又起床去工作了，希望薪水能殺死那該死的恐懼。錢主宰著他們的生
活，他們拒絕去分辨真相，錢控制了他們的情感和靈魂。”
    富爸爸靜靜地坐著，讓他的話音漸漸消失。邁克和我听著他的話，但不能完全
明白他在講些什么。我經常奇怪于大人們為什么總是急急忙忙去工作，這事看起來
真是無趣，而且他們看上去也不快活，但好像總有些東西使他們不斷地急著去工作。
    意識到我們已經盡可能地吸收了他的話后，富爸爸說：“我希望你倆避開這個
餡餅，這就是我想教你們的，而不只是發財，發財并不能解決問題。”
    “不能嗎？”我惊奇地問。
    “不能。讓我談談另一种感情：欲望，有人把它稱為貪婪，但我宁可用欲望。
希望一些東西更好、更漂亮、更有趣或更令人激動，這是相當正常的。所以人們總
為了實現欲望而最終變成是為錢工作。他們認為錢能買來快樂，可用錢買來的快樂
往往是短暫的，所以他們不久就需要更多的錢來買更多的快樂、更多的開心、更多
的舒适和更多的安全。于是他們工作又工作，以為錢能使他們那被恐懼和欲望折磨
著的靈魂平靜下來，但實際上錢無法滿足他們的欲望。”
    “即使是富人？”邁克問。
    “富人也是如此。事實上，許多人致富并非出于欲望而是由于恐懼，他們認為
錢能消除那种沒有錢、貧困的恐懼，所以他們積累了很多的錢，可是他們發現恐懼
感更加強烈了，他們更加害怕失去錢。我有一些朋友，已經很有錢了，但還在拼命
工作，甚至有些百万富翁比他們窮困時還要恐懼。這种恐懼使他們過得很糟糕，他
們精神中虛弱貧乏的一面總是在大聲尖叫：我不想失去房子、車子和錢給我帶來的
上等生活。他們甚至擔心一旦沒錢了，朋友們會怎么說。許多人變得絕望而神經質，
盡管他們很富有。”
    “那窮人是不是要快活些？”我問。
    “我可不這么認為。閉口不談錢就像依賴錢一樣是一种心理疾病。”
    這時，就像約好了似的，鎮上的乞丐走過我們的桌子，停在一大堆垃圾罐旁翻
撿起來。
    我們三個極有興趣地注視著他，剛才我們几乎沒意識到他的存在。
    富爸爸掏出1美元， 向乞丐招招手。看到錢，乞丐立即走過來，他收了錢，含
糊不清地道了謝就欣喜若狂地拿著他的錢走了。
    “他与我的大多數雇員并沒有太大差別，”富爸爸說，“我遇到過很多人，他
們說‘我對錢沒興趣’ ，可他們卻一天工作8小時并不停地抱怨工作無聊。如果他
們對錢沒興趣，又何必干自己不喜歡的工作呢？這种人比斂財的人病得更重。”
    當我坐在那儿听著富爸爸的話時，腦中無數次地閃出了我爸爸的話：“我對錢
不感興趣。”他常說這句話，他說：“我工作是因為我熱愛這個職業。”
    “那我們該怎么辦？”我問，“不為錢工作直到所有的恐懼和貪婪都消失嗎？”
    “那只會浪費時間。人需要有感情，它使我們真實，感情這個詞表達著行動的
動力。
    真實地看待你的感情，以你喜歡的方式運用你的頭腦和感情，而不是与自己作
對。“
    “啊喲！”邁克叫了起來。
    “別對我的話擔心，它會讓你受用一生的。好好觀察你的感情，別急于行動。
大多數人不懂得是他們的感情代替了他們的思想，感情是感情，你還必須學會獨立
思考。”
    “你能給我們舉一個例子嗎？”我問。
    “可以。當一個人說‘我得去找份工作’，這就很可能是感情代替了思考。害
怕沒錢的感覺便產生了找工作的念頭。”
    “但是如果人們要付賬的話他們是需要錢的呀。”我說。
    “的确如此。所以，我說感情常常過多地代替了思考。”
    “不懂。”邁克說。
    “比如說吧，如果人們害怕沒有錢花，就立刻去找工作，然后掙到了錢，使恐
懼感消除。這樣做似乎很對。可一旦這樣理解，他就不會去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一
份工作能長期解決你的經濟問題嗎？依我看，答案是‘不能’，尤其從人的一生來
看更是如此。工作只是試圖用暫時的辦法來解決長期的問題。”
    “但我爸總是說‘去上學，取得好成績，這樣你就能找到穩定的工作’，”我
有些迷惑地說。
    “是啊，我懂他的意思。大多數人都這么給人建議，而且對于大多數人來說這
也确實是個好主意。但人們作出這种建議基本上仍是出于恐懼。”
    “你是說我爸這么說是因為害怕？”
    “是的，他擔心你將來掙不到錢并且不适應這個社會。別誤解了我的話，他愛
你而且希望你好，而且他的擔心也不無道理。
    教育和工作是很重要的，可它們對付不了恐懼。實際上，他恐懼，所以每天去
上班掙錢；為作擔心，所以熱衷于讓你去上學。“”那你說該怎么辦？“我問。
    “我想教你們學會支配錢，而不是害怕它，這在學校里是學不到的。如果你不
學，你就會變成錢的奴隸。”
    顯而易見，他想使我們擴展視野，這一切，馬丁太太看不見，他的雇員們看不
見，我爸爸也看不見。富爸爸用了听起來很無情的例子，但這些例子我始終不會忘
記。我的視野在那天被打開了，開始注意到大多數人所面臨著的“陷講”。
    “你看，我們最終都是雇員，只不過處于不同層次而且。我只希望孩子們有机
會避開由恐懼和欲望組成的陷講，能按你喜愛的方式選用恐懼和欲望，別讓恐懼和
欲望控制你。
    這就是我想教你們的。我對教你們如何掙大把的錢沒有興趣，那解決不了問題。
如果你們不先控制恐懼和欲望，即使你們有錢，也只不過是高薪的奴隸而已。“
    “那我們該怎樣避開陷阱？”
    “造成貧窮和財務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恐懼和無知，而非經濟環境、政府或富人。
自身的恐懼和無知使人們難以自拔，所以你們應該去上學并且接受大學教育，而我
教你們怎樣不落入餡阱。”
    謎底漸漸顯露出來。我爸爸受過高等教育，有著很好的職業，但學校從不告訴
他如何處理金錢或恐懼。我可以從兩個爸爸那里學習不同的但同樣都是很重要的事
情。
    “你談到對缺錢的擔心，那么對錢的欲望會怎樣影響到我們的思想呢？”邁克
問。
    “當我用更高的工資引誘你們時，你們有什么感覺？你感到欲望在膨脹嗎？”
    我們點點頭。
    “但你們沒有對感覺屈服，你們推遲了決定的作出。這是極為重要的。我們總
是有著恐懼或貪婪之心。從現在開始，對你們來說，重要的是運用這些感情為你們
的長期利益謀利，別讓你們的感情控制了思想。大多數人讓他們的恐懼和貪婪之心
來支配自己，這是無知的開始。因為害怕或貪婪，大多數人生活在掙工資、加薪、
勞動保護之中，而不問這种感情支配思想的生活之路通向哪里。這就像一幅畫：驢
子在拼命拉車，因為車夫在它鼻子前面放了個胡蘿卜。車夫知道該把車駛到哪里，
而驢卻只是在追逐一個幻覺。但第二天驢依舊會去拉車，因為又有胡蘿卜放在了驢
子的面前。”
    “你的意思是，當時在我腦海中的那些棒球手套、糖果和玩具的影像就像那驢
子面前的胡蘿卜一樣嘍？”
    “不錯。當你長大后，你的玩具會變貴，會變成要給你的朋友留下深刻印象的
汽車、汽艇、大房子，”富爸爸笑著說，“恐懼把你推出門外，愿望又召喚你過去，
誘惑你去触礁。這就是陷阱。”
    “那答案是什么呢？”
    “強化恐懼和欲望是無知的表現，這就是為什么很多有錢人常常會擔惊受怕。
錢就是胡蘿人是幻像。如果驢能看到整幅圖像，它可能會重新想想是否還要去追求
胡蘿卜。”
    富爸爸解釋說人生實際上是在無知和幻覺之間的一場斗爭。
    他說一旦一個人停止尋求知識和信息，就會變得無知。因此，人們需要不停地
与自己作斗爭：是通過學習打開自己的心扉，還是封閉自己的頭腦。
    “學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在學校，你學習一种技術或一門專業，并成為
對社會有益的人。每一种文明都需要教師、醫生、工程師、藝術家、廚師、商人、
警察、消防隊員、士兵等等。學校培養了這些人才，所以我們的社會可以興旺發達。
但不幸的是，對許多人來說，學校是終止而不是開端。”
    接下來是長長的沉默。富爸爸依舊微笑著，我還沒弄明白那天他說的全部。但
我已經意識到富爸爸是個很偉大的老師，他的話在我耳邊回響了很多年，直到現在
我還在回味其中的道理。
    “今天我有點無情，但無情得有理，”富爸爸說，“我希望你們永遠記住這次
談話，我希望你們多想想馬丁太太，多想想那頭驢。永遠別忘記，會有兩种感情—
—恐懼和欲望，使你落入一生中最大的陷講，如果你讓它們來控制自己的思想，你
的一生就會生活在恐懼中，從不探求你的夢想，這是殘酷的。為錢工作，以為錢能
買來快樂，這也是殘酷的。半夜醒來想著許多的賬單要付是一种可怕的生活方式，
以工資的高低來安排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這些都很殘酷，而我希望你們能避開這
些陷餅，如果可能的話，別讓這些問題在你們身上發生，別讓錢支配你們的生活。”
    一個壘球滾到了桌下，富爸爸拾起來扔了回去。
    “無知是怎樣与恐懼、貪婪相聯的？”我問。
    “對錢的無知導致了如此之多的恐懼和貪婪的產生。我可以給你一些例子。一
個醫生，想多掙些錢來更好地養活家人，就提高了收費，這就使每個人的醫療支出
增加，這一切最無情地損害了窮人的利益，所以窮人的醫療狀況比富人差。由于醫
生提高收費，則律師也提高收費；由于律師提高收費，學校老師也想增加收入，這
就迫使政府提高稅收。這樣一環套一環，不久，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就有了一條可怕
的鴻溝，混亂就會爆發。當鴻溝大到了極點時，一個社會就會崩潰。美國同樣身在
其中，這种歷史一再重演，因為人們沒有以史為鑒。我們只是記住了歷史事件發生
的時間和名稱，卻沒有記住教訓。”
    “价格難道不能上漲嗎？”我問。
    “在一個教育水平高和政府管理良好的社會中价格不會上漲，實際上應該下降，
价格上漲的原因是由無知引起的貪婪和恐懼。
    如果學校教學生認識錢，社會就有可能會變得更富有而且物价低廉。但學校關
注的只是教學生為錢而工作，而不是如何開發和利用錢的力量。“”但我們不是有
商學院嗎？“邁克問，”你不是在鼓勵我進商學院拿博士學位嗎？“
    “是的， 但這并不夠！ ”富爸爸說，“商學院更擅長的是制造精确而廉价的
‘計算器’，他們不可能干成大事。他們所做的只是看看數字，解雇人并把生意搞
糟，他們所想的只是降低成本提高价格，事實上這會帶來更多的問題。計算是重要
的，我希望更多的人懂得計算，但計算并不是全部。”
    “那該怎么辦呢？”邁克問。
    “學會讓感情跟隨你的思想，而不要讓思想跟著你的感情。
    當你倆控制了感情，同意免費干活時，我就知道你們還有希望。
    當你們在我用更多的錢誘惑你們時，你們抵制住了感情，你們就又一次進行了
思考而不是任由感情控制你們。這是第一步。“”這一步為什么如此重要？“我問。
    “噢，這要由你自己來找答案了。如果你想學，我將把你們帶上這條布滿荊棘
的道路，大多數人都會選擇避開這條路。我會帶你們去大多數人都怕去的地方，跟
著我，你們將學會讓錢為你們所用的方法，而不僅僅是為錢而工作。”
    “我們跟著你會得到什么呢？我們同意跟你學，可我們能學到什么呢？”我問。
    “自由。”
    “那是一條布滿荊棘的路嗎？”
    “是的，所謂的荊棘就是我們的恐懼和貪婪。走進我們的恐懼，直面我們的貪
婪、弱點和缺陷。這條路的出路就是用心去确定你的思想。”
    “确定思想？”邁克不解地問。
    “是的，确定我們該怎樣思考而不只是對情感作出反應。不要用因為害怕沒錢
付賬而起床工作的方法來解決你的問題。你要花時間去想這樣的問題，更努力地工
作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嗎？許多人都害怕對自己說出真相。他們被恐懼所支配，
不敢去思考，于是就出門去找工作，因為恐懼在支配著他們。這就是我說的确定你
的思想。”
    “我們怎樣才能做到這點？”邁克問。
    “那是我將來要教你們的。我會教你三思而后行，而不是條件反射式地行動，
就像匆忙咽下早餐的咖啡后跑出去工作一樣。”
    “記住我以前所說的：工作只是面對長期問題的一种暫時的解決辦法。大多數
人心里只有一個問題，并且是短期的，那就是月末要付賬了，于是又感到恐懼了。
錢控制了他們的生活，或者說對錢的無知或恐懼控制了他們的生活。所以他們就像
他們的父母一樣生活，早早起來去工作掙錢，而從不抽時間問問，有什么別的法子
嗎？他們的思想由他們的感情控制著的，而不是他們的頭腦。”
    “你能說說感情和理智的區別嗎？”邁克問。
    “噢，當然。我總是听到這种話，”每個人都必須去工作‘，或是’富人是騙
子‘、’我要換份工作‘，’我應該得到更高的工資‘，’你不能任意擺布我‘、’
我喜歡這份工作因為它很安定‘，而不是說，’我失去了什么東西嗎‘，這樣的話
才會避免你感情用事而留給你仔細思考的時間。“我得承認，這的确是重要的一課，
即知道人什么時候是在表達感受而不是表達清楚的思想。這一課令我終生受益，尤
其是當我的話也僅僅是出于反應而非出于深思時。
    我們走回小店的路上，富爸爸解釋說富人的确是在“造錢”，他們不為錢而工
作。 他接著解釋當我和邁克鉛鑄5分錢的硬幣時，我們想著那是在“造錢”，我們
的想法和富人的想法實際上是很接近的，問題是我們的做法不合法，只有政府和銀
行才能合法地做這种事。他解釋了掙錢的合法方式与非法方式。
    富爸爸繼續解釋說富人知道錢是虛幻的東西，就像驢子的胡蘿卜一樣。正是由
于恐懼和貪婪使無數的人抱著這個幻覺還以為它是真實的。錢的确是造出來的，正
是由于對錢的幻覺以及無知使得人們不敢去“造錢”。“事實上，從許多方面來說，
驢的胡蘿卜都比錢有价值。”
    他說到美國正處于金本位制，每一張美鈔實際就是一枚金屬貨幣。他感興趣的
是關于我們會撤消金本位制并且我們的美鈔將不再与金屬貨幣對值的傳言。
    “這种事如果真的發生，孩子們，地獄之門就快開了。窮人、中產階級和無知
的人的生活將被毀掉，因為他們相信錢是真實的財富，而且相信他們為之效力的公
司、政府會安排他們的一切。”
    我們的确不太明白那天這席話的涵義，但多年以后，他的話在越來越多的地方
應驗了。
    看見了別人看不見的
    當他上了停在店外的小卡車時，說：“繼續工作，孩子們，很快你們就會忘了
工資的事，這對你們來說比大人容易做到，繼續用你們的腦子思考，無代价地工作，
很快你們就會發現掙錢的方法，用這种方法掙來的錢會比我付給你的多許多。
    你們會看到別人看不見的東西，机會就在你面前。大多數人看不見這种机會因
為他們忙著尋找金錢和安定，所以他們得到的也就有限。當你看到一個机會時，你
就已經學會了并且會在一生中不斷地發現机會。當你找到机會時，我會教你其他的
事。學會了這些，你就能避開生活中最大的陷阱，就不會感到恐懼了。
    邁克和我收拾好東西与馬丁太太道了別。我們走回公園，又坐回到那張長椅上，
花了几個小時思考和討論。
    第二個星期在學校里，我們仍然在思考和討論這些問題。接下來的兩個星期，
我們一直這么進行著，同時繼續免費工作。
    第二個星期六工作結束時，我再次向馬丁太太道別了，道別時我的眼睛留在了
架子上的小人書上。每周六沒了30美分使我沒有錢去買小人書了。而就在馬丁太太
對我和邁克說再見時，她做了一件我以前從未留意過的事。事實上，我以前也見她
這樣做過，但從未引起我的注意。
    馬丁太太把小人書的封面撕成兩半，她把封面的上半部留下，將剩下的書扔進
了棕色的書櫥。我問她這是做什么，她說：“我要把這些沒有賣掉的舊書處理掉。
當書商送新書的時候，我會把封面的上半部交給他，作為沒有賣掉的證明，他一小
時后就到。”
    一小時后，書商來了。我問他是否能把那些即將被扔掉的小人書送給我們。他
回答說：“如果你們是替這家店干活的并且保證不把它們賣掉，我就送給你們。”
    于是，我們達成了協議。邁克的媽媽在地下室里有間空房子，我們把它清理出
來，把几百本的小人書搬了過去。很快我們的小人書閱覽室就對外開放了。我們雇
了邁克的妹妹——她很愛讀書——來作圖書管理員。她向每個來看書的孩子收10美
分，閱覽室從下午2：30開到4：30，每天放學后都開。顧客呢，包括鄰家的孩子，
他們可以在這兩個小時內看個夠。 10美分1人是相當便宜的，而且兩小時內他們可
以看五、六本書。
    當顧客离開時邁克的妹妹要負責檢查，确保他們不把書帶出去。她還要保管書，
記錄每天有多少人來，他們的名字，以及他們的要求。邁克和我在三個月內平均每
周可得9.5美元。我們每周付給他妹妹1美元，而且允許她免費看書，她的确看了不
少書，因為她是那么愛讀書。
    邁克和我仍然每周六去小店干活，從各個店收集不要的小人書。我們對書商格
守了諾言，沒有賣一本小人書，當書太破舊了我們就燒掉它。我們試圖開一家分支
机构，但我們實在找不到一個像邁克的妹妹那樣可以信任的管理員。
    小小年紀，我們就已發現找個好職員非常困難。
    閱覽室開張三個月后，發生了一場爭斗，附近的小流氓插手進來盯上了這樁生
意。邁克的爸爸建議我們關門，所以我們的小人書生意結束了，同時我們也停止了
在小店的工作。
    不管怎樣，富爸爸十分興奮，他有新東西要教我們了。他很高興，因為我們的
第一課學得如此之好。我們已經在學習怎樣讓錢為我所用了。
    由于沒有從商店的工作中得到報酬，我們不得不發揮我們的想像力去尋找掙錢
的机會。
    從一開始我們自己的小人書閱覽室起，我們開始自己賺錢，而不是依賴雇主。
尤其是我們的生意給我們帶來了錢，甚至于當我們不在那儿時，它也在生錢，我們
的錢為我們工作了。
    沒有付給我們工錢，富爸爸卻給了我們更多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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